
万方没太顶嘴，曹远征却不服，
他果然把责任推到了杰西卡的身上。
易志坚说：“你少找借口！杰西卡嫩，你
也嫩吗？招进来的销售代表，哪个没给
你面试过？你不点头，杰西卡能强迫你
要人吗？既然签了字，就表示你同意接
受了。现在好了，你看看这个分析，我
只好把你交给何查理处置了。”

话虽这样说，易志坚还是要维护
自己的下属的。他找来拉拉，开口就
摆出总监的架子为曹远征辩护。拉拉
不同意他的袒护之词，两人各不相
让，易志坚露出了蛮横劲，非让拉拉
修改分析。

拉拉赔着笑脸说数据动不了。易
志坚指路明灯似的说：“你可以在分析
中加个备注嘛，说明杰西卡提供给我
们的应聘者来源不符合公司要求。”

拉拉说：“易总，这我还真没法备
注，我就算注明问题都出在杰西卡身
上，查理和大卫一样会问，那用人经
理为什么要接受不合要求的人呢？为
什么不及早反映呢？”

易 志 坚 翻 了 一
下眼睛，忽然大声吆
喝起助理，一拍桌子，
厉声说：“去！你去告
诉曹远征，以后不合
要求的人，一概不要！
要他充什么好人！HR
的招聘速度不用他操
心！他给我看好他自
己的流失率！”

拉 拉 压 了 压 心
火，说：“老易，杰西卡
的问题我会马上再作
进 一 步 的 了 解 和 跟
进，抓紧处理好。这里
先向您和曹远征说声
对不起。曹远征和万方的流失率确实
太高，得赶紧找出问题所在，不然这
样下去，不说查理和大卫要质问，大
区经理自己也受不了。”易志坚木着
张脸，从鼻子里“嗯”了一声，算是表
示同意。

拉拉把分析给黄国栋看，又把和易
志坚的争论大致讲了一遍。“老板您看，
艾玛负责支持张寅的区域和市场部，这
两部分的人员流失率都比较正常。”

黄国栋笑道：“我看到了。放心
吧，拉拉，艾玛的事情我已经和大卫
说过了，他对晋升艾玛没有意见。你
可以去准备相关文件了，她的升职从
2008年1月1日起生效。”

拉拉一听，高兴得跟自己升职了
似的，黄国栋也笑道：“现在我们来说
说杰西卡，你想怎么办？”

拉拉脸上的笑容马上不见了，
“杰西卡的合同很快就要到期，我的
想法是不再续约了。”

烫手山芋
亚太区开会讨论谁可以培养做

何查理的接班人的时候，大家，连同
何查理本人，都觉得何查理的总监中
没合适的人选。何查理忍不住假装埋
怨：“唉！我的这些总监呀，敬业都没
问题，就是战略思维还不够。要想接
班，没个三四年，够戗！”

何查理话音刚落，麦大卫马上悲
天悯人地说：“查理，这不行呀！这样
对组织太不安全了！我看，我们恐怕
得到外部市场寻找一个高潜力人才
做您的总监才成！”

何查理这才意识到麦大卫早在
这儿等着他了，他后悔自己出言不
慎，正想把话往回里说，麦大卫对众
人宣布说：“各位！巧了！我这次回美
国总部开会，CEO提到了他去年来华
访问的印象，关于查理的接班人选，
CEO也这个意思。”

麦大卫志得意满，会后马上把黄
国栋叫去面授机宜：“按照公司的标
准，目前查理下面的几位总监都没有
潜力接他的班，得好好在中国大陆给
查理物色一个接班人。”

黄 国 栋 退 下 来
一想，何查理对这事
儿多半不太痛快。这
样的高潜力人才本来
就很难招，何查理再
存心挑刺，麦大卫又
不是个好伺候的，谁
接这活都难办呀。

黄 国 栋 决 定 把
这难事儿往下推。推
给谁好呢？李卫东和
杜拉拉都比马莱有手
段，但是李卫东这厮
不好讲话，弄不好，活
没 推 给 他 反 被 他 质

疑。这样，就只有推给杜拉拉了。
杜拉拉听说让她去张罗给总经

理何查理招接班人，心中一惊：“老
板，我这级别招查理的接班人，不合
适吧？我只是个经理，怎么能去招高
级总监呢？”

黄国栋满脸堆笑说：“哎呀，拉
拉，你不要谦虚啦！你看，三个HR经
理中数你对销售团队最了解，你不帮
我谁帮我呢？”

“要不，我给您打下手？您有啥条
件，我去和猎头沟通，面试的一切安
排我都搞定。但这面试……还得您老
人家亲自出马！”

黄国栋滑头地说：“其实，是麦大
卫自己负责招聘这个职位，我们俩都
是协助。但是拉拉你看，你呢，比我了
解本土的情况，你就当帮我一把，和
我一起做初步的甄选——这样，你只
要挑查理方便面试的日子约见应聘
者，你先简单地像聊天一样和人家聊
一聊，也不说是正式的面试，
觉得哪个应聘者有机会，你
就送给查理面试。” 15

梅金在心里暗暗佩服蒲刃，他的
确是个天才，能够让完全不懂得物理
的人知道他在说什么。

她收集了他几乎全部的学术和
科普类文章。

像以往一样，中午时分，梅金没
有外出午餐，只是叫她的助理给她买
了一个鸡蛋火腿肠的三明治，这样她
就可以在办公室里为自己争取到一
点儿时间。她承认自己不是什么天
才，读蒲刃的文章常常读得头皮发
紧，一个三明治吃完了，也才读了十
来行。只是每次准备放弃的时候，就
会有一段让她的脑袋灵光一现的话
出现，轻易地吸引着她继续读下去。

蒲刃说：“根据相对论原理，任何
物理现象都可以在人们选择的任何
坐标系中得到正确的描述，没有一个
特定的唯一正确的坐标系。”

这些话本来对她是没有意义的，
但是非常奇怪，梅金就会想到，当一
件事情发生之后，她和蒲刃之间的关
系就变成了对弈，对弈应该是取舍，
而不是较量，不存在
什么正义与否的问
题，无非是正确描述
的出发点不同，或者
说立场不同更加直接
明了。尽管同样是一
个人要揭发，而另一
个人要掩盖，但至少
事情已经变得比较单
纯，而不再是一团乱
麻了。

蒲刃还说：“霍
金创造性地、全面地
继承、捍卫和发展了
爱因斯坦主义，但也
有一些时空概念可能会吓到爱因斯
坦：时间可以倒流，历史可以倒转，结
果可以发生在原因前面；时间是二维
的，既有实时间，也有虚时间，而且虚
时间比实时间更实在。”

这简直是神的指引，可以说直接
导致了梅金决定把情爱日记寄给柳
乔乔。

丁字裤和香水是她加上去的，这
样的糖衣炮弹对女人一向是百发百
中。假如柳乔乔对所谓的真相了无
兴趣，她就会用她的方式阻止蒲刃，
这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因果的变化吧。

但是，柳乔乔好像什么都没有
说，她只是直接选择了隐退，而且是
那么彻底。这个结果有点儿超出梅
金的预料。

下午三点整，梅金来到丽恩卡尔
顿酒店的咖啡厅。

约她的人好像已经来了，因为那
个人坐在一个靠边的不起眼的位置，
见到她时他站了起来。她走过去看
清楚那个人的长相，一个中年男人，
普通得看多少眼都记不住的那种。
但这个人的神情倒是沉稳淡定的，他
对她礼貌地笑了笑。小圆桌上放着

一杯冰咖啡，已经喝掉了三分之一，
这说明他来了有一会儿了。

无利不起早嘛，何况她拿来的是
厚礼。

来人说他是邦德公司的汪经理，
资金部的主管。钱是要给出去的一
刹那最痛苦，她也实在懒得周旋，于
是打开 LV 的包包，从里面拿出一个
暗酒红色的真皮支票夹，把支票抽了
出来，直接推到汪经理的眼皮底下。

按照她的想法，汪经理肯定是如
获至宝地把支票收起来，然后夸张地
看一下手表，付账走人。但汪经理并
没有这么做，他仔细看了支票后，微
微皱了皱眉，又把支票推了回来。好
像数目不对，他说。接着又说，通知
我来拿的不是这个数目。梅金一下
就急了，反问他道，那是多少？

汪经理没有说话，只伸出了两根
手指。

梅金气得脸都白了，一句话都说
不出来。过了一会儿，汪经理神情泰然
地把自己的手机直接递给了梅金，然后

知趣地去了洗手间。
对 方 的 声 音 是

那 个 电 话 里 的“ 熟
人”，这声音是梅金最
不愿意听到的魔咒，
但没有办法，梅金答
应了一声。不过这一
次电话里的熟人还算
客气，他说梅小姐你
不要生气，情况有些
变化，我们也没有想
到你会不知道。他还
想说什么，梅金拦腰
斩断他的话，问道，什
么变化？

熟人说道，贺武平已经正式委托
我们把树仁大学的那个老师……他
的声音停顿在此，梅金当然知道他话
中的含义，当即啊了一声，心脏差点
儿没从嘴巴里跳出来。

梅金的脸色从白到灰，她死咬双
唇，电话的两头均是一片死寂。

她非常清楚，贺武平的儿童心理
终将把他带上一条不归路，他这个人的
内心不能承受半点儿压力，当他得知有
人在调查他的时候，根本受不了日夜煎
熬的折磨，所以选择了最简单的方式，
天真地以为这样便能够一了百了。

然而，杀一个人容易，但要掩盖
这个事实是比登天还要难的事，尤其
是把柄落在邦德高科的手中。

而且不全是钱的问题，冯渊雷案
已经够棘手了，任其妄为，只会把这
个口子越撕越大，最终不可收拾。

梅金暗自做了一个深呼吸，强迫
自己冷静下来，她知道这种时候首先
要控制住局面，任何意气用事都于事
无补。于是，她压低声音对电话那一
头的熟人说道，听着，钱我一定会照
付，但是我要活人，那个老师
绝对不能死。你现在就去办，
我在这里坐等你的回复。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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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老汉家住李家湾，祖上给他
留了一个四分半的院儿，可惜只有
四间茅草房孤零零地在那儿兀立
着。由于老伴儿走得早，自己含辛
茹苦把儿子李三养成人，又东挪西
借地供儿子上大学。这孩子还算
争气，不管严冬酷暑，都钻进小黑
屋里读书，最终成为村里的第一个

“状元郎”。
李三毕业后留在了京城工作，

可李老汉还未去探望过一次。每
当村里的人念叨此事，大家都说老
汉应该去京城看看，可老汉却说：

“城里人多，车多，到那里怕不适应
哩！”

李老汉决定去看看儿子，就进
城了。

李老汉一下火车，李三噌地一
下扑了过去，拉着爹的手，嘘寒问
暖。一看爹拿的东西，李三开始埋
怨了：“爹，看你大包小包的，像搬
家，更像逃荒。只要您老能来就行
了，带恁多东西倒是累赘！这儿啥
都不缺。”

出车站的时候，拉零活的小工
都围上来：“您去哪里？我给你拉
吧，便宜！”

李三看准了一个老实巴交的小
伙子，就说：“你给我拉到停车场
吧！”

一路上，李老汉唠叨着：“这城
里弄啥都要钱，你可得悠着点花
呀！可别事事都做官老爷，这可不
合咱们庄户人家的本分。”

“爹，您老说得是，可是老装‘憋
一’，人家看不起你。”李三一边赔
着笑，一边做着辩解。

李老汉在老家就不大爱看电
视，一到晚上就喜欢找一些老头唠

嗑儿；在这里他也不例外，尽管是
闭路电视，台多，人很清晰。

与家里的院子相比，这里的房
子不算太大，李老汉很快就把每个
角落都丈量了几千遍，开开门看
看，所有的邻居都紧锁着大门；再
开门看看，楼道里还是静得怕人。
李老汉摇摇头，锁上门，装一袋烟，
下楼去透气。

京城不比别的地方，果然富丽
堂皇。不说那整洁的市容，单是那
过往的车辆足以让人一饱眼福；可
是车辆也实在多，看得老汉的头
晕。立交桥下，李老汉不动声色地
选择了“田园停车场”，他站在那
儿，任习习秋风吹着额角凌乱的几
根头发。

“大爷，这里不是人站的地方，
看见牌子没有？这是停车场！请
你到别处去！”一个穿着制服的小
伙子走近李老汉，挺直了胸膛，不
客气地说道。

李老汉眨巴了一下眼，瞪了一
下小伙子：“年轻人，停车需要多少
钱呀？”

“10元一个车位！”
“10元？噢！”李老汉觉得自己

受了侮辱，悻悻而归。
晚上儿子回家了，李老汉将儿

子叫到跟前：“三，给爹 100元钱，
就100元，爹有点事。”

“爹，啥事？”
儿媳妇听到后急忙让李三打

住，不要再问，并且将之拉到一边
说：“昨天也忘记了给他留点儿零
花钱。给，这500元给爹吧。”

李老汉一看是500元，便递给
儿子一张说：“太多了，我只要100
元，多了我不要！”

上午，夫妻俩去上班了，李老汉
便去了“田园停车场”。

“给，100元，停车，10个车位。”
李老汉把一个崭新的 100 元票子
塞到了小伙子的手里。

小伙子虽然有点纳闷和质疑这
突如其来的好生意，但还是眉开眼
笑地看着李老汉：“老爷子，车呢？”

“车未到呢！我先预定些位
置！”李老汉斩钉截铁地回答。

小伙子收了钱，到一边忙乎别
的事情了。李老汉交了钱站在停
车场的一个平行四边形里，兴高采
烈地看着过往的车辆和行人，脸上
绽放出笑容。

眼看着中午了，也没见个车影
儿。小伙子纳闷了，走到老汉的跟
前：“大爷，您的车呢？”

“车，已经来过了！”李老汉脱口
而出。

“来了？在哪儿啊，我咋没见？”
小伙子一脸疑惑地看着老汉远去
的背影。

道路上车水马龙，太阳的光辉
在老汉的身上投下柔和的吻。老
汉走在人群中，浑身有说不出的惬
意。

后来，李老汉就闹着回老家，任
凭李三怎样挽留，也无济于事。又
过一段儿，侄儿来信说：“爷爷回家
后变得沉默寡言，把偌大的一个院
子收拾得干干净净，然后用石灰水
浇了许多能容纳一个车大小的平
行四边形，闲的时候就在里面来回
踱步。如果谁把院子给他弄不干
净了，或者把白线弄不显了，他就
骂，而且骂得很难听！”

李三听了很担心，第二天便请
假回家看望爹。

走向秋天的深处，心绪像落叶一样飘零。独
步在夕阳里，任秋风划过心迹。

守候心灵这方净土，有一种深深的情感与林
间沙沙作响的树叶轻歌曼舞。我不是圣者，自然
不懂这万籁之音最深刻的表白。是高兴，是悲
苦，也许是眷恋吧！我想，最好你去问问老树，叶
儿们满怀深情地别离秋天的枝头，或轻飞曼舞，
扎进老树的臂弯里，或纷纷扬扬，停在老树的脚
下，我们新一阵战栗，我肃然起敬，这就是秋天里
最凄婉的歌唱。一片叶子演绎着落叶归根的千
古学说。

叶落知秋啊！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怀，一种依
依惜别的心情。总是萦绕在心头。我站在秋
天，我深深地凝望，我潸然泪下，叶子都有想家的
时候。

叶子再一次划过我的心头。透过秋天的目
光，我看见故乡的树，依然屹立在金秋。高大的
树冠，像一把擎天的巨伞庇护我们，支撑着我们
的心灵。

无论走出多久，故乡的树都依然站在心头，
无论走出多远，也忘不掉乡情悠悠。树越是苍
老，叶落得越多，层层的叶子重叠着，像一床金色
的地毯，在秋天到来之前，叶儿们竟也知道去守
护根——守护他们的家园。

我站在秋的尽头，这些飘舞的树叶，不是故乡
洒落的泪水么？秋风里，我信手拾起一节因干枯
而摔折的枝条，用手轻轻抚摩着那龟裂的黑黑的
表皮。我的鼻子一阵酸涩。这哪里是枝节，这分
明是那劳苦的父亲的手指啊！

我的眼里，满是泪水，叶落归根！那是依
恋，那是感恩泥土、感恩大地的一种情怀。而
我，又能做什么？静静的深秋，默默的我。也
许，此时此刻，唯有真诚的祈祷，才能求得心
灵的慰藉。

秋去春来，生生不息，树叶每年都能新生，老
树却在隆冬残岁中悄悄地枯竭。生命已尽，我不
愿再去思索林间沙沙落叶倾诉的寓言。我期待
着，期待着，总有那么一天，我也如同树叶一般
在天宇中划过一段优美而无悔的轨迹后，悄然
地落于大树的脚下。

石门不是门，是一处地方。
但凡地名里带着“门”的，总会有些险象，或为要

冲，或为关隘，或为津崖，或为边塞。石门的前面是豫
北平原，后面是巍巍太行，再往深里走，翻过那些峦
嶂，就是山西了。把这里叫做石门，原也有些因由。

真正让石门扬名的却是水，是一座同样也叫石门
的水库。

1976年4月，《人民画报》刊登了一幅石门水库的
照片。照片拍摄的是将要竣工的水库大坝，坝高90
米，长291米，储水量3000多万立方米。当时的石门
人民公社为了解决全社的干旱缺水问题，凝全民之
心，举全社之力，历时一年半建成了这座水库。《人民
画报》把它作为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推向了全国。

石门水库截流的是一条也叫石门的河。河是惯
见了的那种河，涓涓细流，汩汩静语，逶迤蛇行在太行
的峡谷里。因为这座坝，河水聚而成湖，太行的峡谷
里此后就漾起了且清且涟的波光。

太行山到处是兀立的绝壁，嶙峋的巨石，鲜有那
种馒头状的穹隆和过度，仿佛一群凸露着筋骨的刚烈
硬汉，文人们历来少有吟哦，诗也入不得，画也画不
得。在重重叠叠的山峁里，忽然有了一泓软水，犹如
茫茫大海里忽然现出一方绿岛，不仅仅只是一个看
点，一张风景，进而也就成为一种寄托，一种希望。因
为这面湖，石门倏忽间就有了灵气，有了生意。蓝蓝
的高天，红红的绝壁，迷彩一样的秋色，连同几只掠过
湖面的水鸟一起映画在绿绿的湖水里，仿佛在太行的
深谷里浸泡了一幅飘逸莽渺的水彩。

重阳那天，我再度来到石门。月上梢头的时候，
我决定就住在大坝尽头的一座山庄里。在山庄的最
高处挑了一间临山面湖的斗室，急忙放下行囊，拉开
窗帏，推开窗扇，半盘月亮挂在山腰，丝丝秋凉夹着潮
潮的水汽迎面袭来，心头顿生几分清爽。赶紧熄了
灯，关了手机，关了电视，凭着窗栏，静静地看，静静地
想。湖面上笼罩着薄薄的暮色，半轮明月，半爿湖水，
山遮一半，雾盖一半，藏一半，留一半，莽莽苍苍的山
和幻幻渺渺的水已是无尽的娇羞和无尽的柔媚。回
头看见乍泄在床头上的一片银光，耳畔忽然响起了

“明月皎皎照我床，河汉西流夜未央”的句子，到底是
谁写的呢？想痛了脑袋也还是没有想起来。

躺在床上，心绪还在湖上。当山民们铁定了心思
要改造自身处境的时候，就会迸发无穷的智慧和力
量。

智者说，天赐万物，一切皆有意义。
只需安排妥当。

爱是心甘情愿的付出，是不
怕吃亏的。因为这个付出是愉快的。

怕吃亏的是生意。生意是讲
成本，又有风险的。今天赚了，明
天又赔了。

不过爱有时也会患得患失。
酸溜溜的，生怕抓不牢，跑了。爱
会吃醋，因为爱是排他的。

但是作为被爱的人，也要心
存感激。即使你不爱，也不要那
么冰冷，用不爱去打击爱。

这样盲目的爱，傻乎乎的爱，
死心塌地的爱，是多么纯粹呀，真
的是要好好珍惜了。

想的是他，念的是他，恨不得
把心掏出来给他。这样的爱遇见
榆木疙瘩是着急，碰到铁石心肠
是遗憾，遇见虚伪骗子是悲剧，所
以说负心的人最是可恶了。

人们常说，陷进爱的旋涡不
能自拔，好痛苦啊，饮下了爱的毒
药，无可救药。天昏地暗，天崩地

裂，撕心裂肺了。过了一段时间，
好好的，才发现并没那么严重。

我当初怎么会那么傻呀，这
是过来人的一声叹息。

再过一段时间，爱也没了，恨
也没了，那一段往事，就像是别人
的经历。

爱就好好爱，轰轰烈烈，缠绵
悱恻，魂牵梦萦，刻骨铭心，爱到
失眠，爱到上火，爱到嘴角起泡
泡，这都可以。

不管怎样，曾经爱过。
如果一个人对爱保留，要么

这不是爱，要么是爱得还不够
深。保留也好，保守也罢，最后还
不是都要带走。

爱，美好，也会受伤。你的泪
光，柔弱中带伤。楚楚的模样，欲
叫人断肠。

爱是呼吸，两个人牵手。你
是风儿我是沙。大海边，小村口，
山脚下，草原上。到处都是快乐

的音符。
单方面的爱，想又不敢表达

的爱，苦苦等待。猜他的心思，想
自己未来。这究竟是怎样一个愁
字，不忍放弃，又折磨得死去活
来。

杏花烟雨江南，佳人顾影自
怜。年华觉醒，恋情开萌，那灼燃
的玫瑰之梦啊，盛开在夜深人静
的寂寞里。

爱是有生命的。开始时，好
一阵慌乱，都还没准备好呢，爱说
来就来了。结束以后，爱已经走
远，还很不适应，缺了的一块差点
让人站不稳掉下来。

看见别人的爱，只有羡慕。
想到自己的爱，会很幸福。在这
个世界上，没有人不期待爱。她
的白马王子和他的白雪公主，不
知什么时间到来。

植物最灿烂的是花开，人生
最精彩的是恋爱。感悟秋天

于佳琪

石门的水
吴文玺

爱不怕吃亏
柳再义

停车场
春 秋

梁漱溟是20世纪中国文
化名人之一，新儒家的开创
者，也是颇有影响的社会活动家。

1953年 9月，梁漱溟在中
央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期间，
当众与毛泽东就农民问题发
生激烈争辩。此后，毛泽东认
为他可以继续当政协委员，还
有充当活教材的作用，梁漱溟

“反面教员”的称号不胫而
走。“文革”之后，梁漱溟向汪
东林讲述了整个事情的经
过。在本书中，汪东林对这一
段历史公案的来龙去脉作了
记录，同时记述了梁漱溟的人
生经历、他与毛泽东关系的历
史、他在新中国建立后的重要

政治经历，以及他的晚年生活。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梁

漱溟生平所作所为都堪与“反
面教员”的声名相称：坚持独
特的思想和学识，讲真话、表
里如一，不随大流。但发生在
梁漱溟身上的种种与众不同
的经历和遭遇，都有其深刻而
复杂的思想和社会背景，不可
简单言之。许多问题需要研
究，许多认识需要更久远的时
间和实践的验证。

本书作者汪东林曾长期在
梁漱溟先生身边工作，与之交往
密切。他的讲述或许可以为您
提供一些了解梁漱溟、了解中
国知识分子的历史线索。

左丘明：春秋鲁国人，著《左传》，
编年体创始人。

司马迁：西汉人，著《史记》，首创
纪传体，正史的开山祖。

班固：东汉人，著《汉书》，开创断
代史体例。

刘知几：唐朝人，著《史通》，我国
第一个史学评论家。

杜佑：唐朝人，所著《通典》，为我
国第一部记述典章制度的通史。

司马光：北宋人，所著《资治通
鉴》，为编年史第一巨著。

袁枢：南宋人，著《通鉴记事本
末》，创立了记事本末的体裁。

顾炎武：明清之际学者，著有《天
下郡国利病书》等。他以寻求救济民
生，振兴民族方法为治史目的。

史学八大家
陈永坤

《“反面教员”梁漱溟》
郭佳音

山水（国画） 唔 明

雄奇（国画） 周月斌


